
◆
语
石
磬
声

􀲻
俞
荣
斌

●●●●● ●●●●● ●●●●●C YM

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 校对：陈庆彪 版式设计：楼祉妍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吴雯 电话：0579-85381008 投稿邮箱：746862470@qq.com44

◆云乡缕烟 􀲻王贤根

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是农
历大年初六。阴冷，细雨。我早早
地起来，穿好新发的军装，打起背
包，准备离开家赶到佛堂集中。

没有帽徽、领章又肥宽的军
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青涩、有些
稚嫩。许多同批入伍的老乡早些
天就穿上军装走亲访友，接受祝
福了。而我，顾虑穿个新军装走街
串巷太招摇，一直坚持穿便装，不
让人注目。这天早上一穿上，还真
有点不自然，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对这一次应征入伍出远门，我似
乎很淡然。由于对当兵没什么期
待，所以也没多大压力，没多少激
动。权当作又一次开学去学校报
到。我曾想，到金华上高中，三四
年都一晃而过，当兵两年还不是
眨眨眼的工夫。当兵两年回来，找
一个工作，然后成家。我妈三十六
岁就单独支撑一个家，特别坚强。
这些年我哥与我多次出家门，她
都默默地帮我们打点行李，临行
时只简单叮嘱几句，就算告别了。
这次，她拿着雨伞送我出门时，只
说了一句“天下雨，把伞带上，别
淋湿了衣服与被子”。我只“嗯”了
一声，就接过雨伞走了，似乎来不
及儿女情长，只是暗暗地下决心，

“妈妈，出去的两年决不给您丢
脸”。谁承想，这一走，不是两年，
也不是十个两年，而是永久的远
离。这一次远离，远离了自己的
家，自己的妈妈；这一次远离，改
变了人生，改变了命运，成就了如
今的我。

几百号新兵，都穿一色的新
军装，在佛堂小学的大会堂里集
中，根本分不出彼此。大家都通过
认接兵的人，来确认自己的小单位。中午这么多人统
一集中就餐，第一次感受到吃大锅饭的氛围。大家围
着大饭盆，争先恐后，难免掉落一些饭块。我也算学
生兵，不好意思往前挤。一边等，一边把掉的饭块拢
到一起。谁知这一细节，被带兵的人发现后，立刻用
喇叭当众好好表扬一通。这是让我始料不及的。

正吃着饭，带兵的人告诉我，你哥来看你了。望
门口，还真是我哥。几百号新兵，我是唯一有亲人来
集中的地方看望送别的，所以特别地开心。有一种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感觉。
第二天傍晚，我们从佛堂到义乌火车站，由带兵

人招呼着一拨一拨地登上了闷罐子车。便桶就放在
车内一角，有臭味。但一个带兵的人却把离便桶最近
的铺位留给了自己，另一个带兵的人则把铺盖放在
车门口，为大家挡风守门。这一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而且受益终身。

车离开义乌，喧闹声渐渐轻了，有的在列车的晃
动中迷迷糊糊入睡了；有的在吃带来的零食。我比这
些第一次出家门的老乡，可能多了点出门经历，所以
也沉稳点。他们兴奋时我没多少兴奋，他们入睡时我
还醒着。我也想起哥哥来看望时给我一包东西。借着
微弱灯光，打开一看，是一包用油纸包的蜜枣，是我
很敬重的一位老妈妈送的。义乌蜜枣我吃过，却从未
吃过把枣子核去了，填上用糖腌制的桔子皮再压扁
了的蜜枣。我忍不住尝了一个，又香又甜又糯又不失
枣的原味。是我一生中吃过的味道最好的蜜枣。此后
几十年，我曾在义乌多次找过这一品类的蜜枣，但还
是品不出当年的味道。或许当年这蜜枣多了一种离
家的滋味，以后又多了一种思乡的味道，所以，这一
包蜜枣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哐当，哐当”……闷罐子车行驶在茫茫夜色中，
带着我这个学生兵，在离家路上越走越远……

几十年后，当我退休脱了军装，仍牢牢记得当兵
离家的那一天，有感而发写下《致敬当兵的日子》：

当青春与草绿邂逅，
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当热血被理想升腾，
燃起了激情的飞扬。
当戎马多了文采，
当书卷染上硝烟。
从此，
歌声融入了阳刚，
脚步带着铿锵。
激扬文字，
诗情吟唱；
搏击大江东去，
戎马青山踏遍。
到有春雨的地方去汲取甘露，
到有梦的地方去追求梦想。
沐浴中成长，
风浪里远航。
阅尽一路景色色，，
放眼彼岸风光放眼彼岸风光，，
我依然站立在天地间我依然站立在天地间。。

1995 年 8 月，新四军苏浙军
区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浙
江湖州举行。待我们赶往时，听说
海军顾问彭林老将军已经到达，
我心蓦地激动起来。

在我老家义乌北乡，农闲或
夜间纳凉时，长辈们常常给大家
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浙东游
击纵队金（华）萧（山）支队的战斗
故事，他们的传奇色彩与顽强的
战斗精神，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深刻的烙印。其中，曾经担任
金萧支队支队长的彭林，他的名
字就像这一带的山峰那样矗立在
人们的心中。

安顿好住处，我就急切地去
拜见彭老将军。当我轻轻叩开房
门，一位头发稀疏斑白的长者笑
面相迎。我行举手礼，打招呼：“首
长好！”他身着老式短袖军衬衣，
身材不算高大，但身板硬朗、壮
实，握手像钳子般有力，两眼炯炯
有神。我的第一感觉是，彭老将军
虽年逾八旬，可这股子精神劲真
不愧是老当益壮的形象。

我自报部队所在单位、姓名，
他说：“同在北京，相处不远。”当
我说是义乌人时，他急切地说：

“义乌，我熟悉，过去我们在那里
待过。现在义乌发展很快，全国出
名啦！”

“抗日战争时期，您率领的部
队在我们那一带打了许多胜仗，

我们家乡人民至今都在传颂金萧
支队、坚勇大队的战斗奇迹呢！”

这仿佛打开了老将军的话
路，他娓娓地说起那段经历。语速
不快，却有板有眼。

“大约是1943年的9月，我们
的队伍从永康那边拉到义乌与东
阳邻近的廿三里华溪一带，对外
称‘义乌县抗日自卫独立大队’，
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实际是共
产党领导的队伍。”

客厅里静静的，我没有插话。
我希望老将军能把那段不凡的经
历翔实地叙述，这对于我，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

彭老将军沧桑的面色严肃起
来：“那时，我们是在寻找党组织。
听说义乌北部活跃着一支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叫坚勇大队。后
在义乌东乡，我们打击日伪武装，
消息传开去，坚勇大队来人联络，
我们也派人到坚勇大队的根据地
商谈，尔后我写了封亲笔信与独
立大队的情况报告一起，送给诸
（暨）义（乌）东（阳）边区区委兼坚
勇大队的领导，请他们转报中共
浙东党委，从此我们的队伍正式
回到党的怀抱。国民党地方势力
觉察动向，妄图对我下手。在这种
背景下，请示上级党委批准，独立
大队迅捷行动，拉到诸义东游击
根据地的中心——义乌大畈村，
与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会师。”

我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现
役军人，倾听老将军的追忆，恰似翻
阅那段珍贵的历史。

彭老将军是江西吉安人，1914
年出生，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年纪轻轻
的他就身经百战，升任红二方面军
红六军模范师的政委。艰苦卓绝的
万里长征后，他又深入白区工作，
几经波折到江南，又拉起由我们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鉴于彭林的
坚定信念和指挥才能，他很快接任
金萧支队的参谋长、支队长职位。
他的不凡经历，正是我们党的武装
斗争，尤其是新四军武装斗争的一
个缩影。

我老家的山村与大畈村，同处
于会稽山南端的余脉之中。小时候，
我曾跟随家父翻山越岭到大畈村背
毛竹破篾，那里是个竹海环抱的高
山盘地。彭老将军说：“大畈村有不
少田地，山上竹笋多，群众对我们部
队特别好。抗战胜利后我们奉命北
撤，与当地民众分别时都是恋恋不
舍的。”

他的话也道出了新四军对游击
老区人民的感情。对我这个来自游
击老区的军人，彭老将军也是关心
备至，问这问那。当他得知我是义乌
北乡六都山坑巧溪村人时，他说：

“六都山坑，我走过。你们那边的八
都山坑、九都山坑，我也熟悉。”

我与十几位共和国的开国将领

有过交往，他们大多文化不高，有的
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可他们记忆
力极强，这也许是成就他们智慧与
才能的重要因素。彭老将军紧接着
说：“你们那边的翁界村，我们行军
也路过。独立大队好像是经过溪北
村赶往大畈村与新四军主力部队会
师的。那时候，我们大多是夜行军。”

彭老将军说的翁界村，距我村
仅一华里。小时候，我到那村的姑
夫家拜年，看见他家门上方有块

“光荣烈属”的牌匾。原来姑夫的哥
哥翁本美十五岁参加坚勇大队，在
血与火的洗礼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升任副班长，后在宁波附近与日伪
军的一次战斗中，为抢救负伤战友
光荣牺牲。

说到战士的牺牲，彭老将军的
心绪是凝重的。他说，宁波附近，就
是浙东党委和游击纵队所在地四明
山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地带。为了保
卫根据地，部队常常与蚕食根据地
的日伪军作战，也常常有指战员牺
牲在战场上。

“今天我们安稳的日子来之不
易。在革命征途上，正是千百万将士
和人民的流血牺牲，才为胜利铺平
了道路。我们现今活着的人，都该珍
惜啊！”

巧遇彭老将军已经近三十年
了，他的这句话，我是当作革命前辈
对我们后来者的一种叮嘱，一直牢
牢地记在心里。

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夏天的
凌晨，我开始在日光灯下回忆我
八十年代末的青春。

1989 年 3 月 20 日我收到了
入伍通知书，4 月 9 日上午我在
村庄外的土埂上，向送别的亲友
们挥了挥手，很像电影镜头里送
亲人参加游击队一样。那天下午
我和八十名诸暨籍新兵从诸暨
火车站出发，乘军列到达上海，
再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轮船到
南通。到达武警南通市支队军山
轮训队的时候，是 4 月 11 日傍
晚。那时候下着雨，我看到许多
比我们早来几天的战士冒雨鼓
掌迎接我们。我认为在春天还没
有完全远去的时候淋雨是容易
感冒的，他们不怕感冒，这就让
我很感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
战友来自山东济宁和江苏江都。

三个月的新兵轮训，把我的
骨头摔散了架，每天早上起来的
时候，连牙都刷不动。每天吃饭
前唱革命歌曲，进了饭堂不许
说话。结果，说话的声音没有
了，咀嚼声就显得特别的雄壮，
像海浪一样一阵阵涌进我的耳
膜。下雨天不是在宿舍里练腹
肌练体能，就是打起背包在饭
堂里上政治课。

现在，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夏
天的凌晨，请让我继续回忆那个
年代的青春。

军山轮训队是一个奇怪的
地方，蚊子特别多，上厕所时自
己打自己的屁股，啪啪声四起，
像鼓掌似的。蛤蟆也特别多，好
像全世界的蛤蟆都集中到军山
来开会似的，出门一不小心就踩
在了蛤蟆上。军山是南通这个平

原地区仅有的五座山之一，据说
山上的土特别松。我们在军山待
了三个月，离开的时候，夏天就
正式来临了。

我们的汽车一直没有停，开
了两个多小时，人和房子越来越
少，我的心就越来越往下沉。后
来车子越过了田野，带兵的人在
车里告诉我们说，同志们，这儿
的空气还是很新鲜的。后来我才
知道，这块空气新鲜的地方叫环
本农场，也叫江苏省第二十一劳
改农场，分东西两个场，场里关
押着犯人。

从此，除了训练，我们的任
务就是在高高的哨楼上执勤，看
着电网与高墙里面的另一种人
生。我们有时候会配合管教干部
进入监区清查危险物品，或者在
监狱内部的会议上执勤。

探亲回南通的船上。那时候
上海到南通的船，要走六小时，
那时候觉得太慢。但现在想来，
坐着慢船去南通，是一种奢侈和
福气。

在部队三年，是我最美好的
年华。除了训练出操，我们还和
当地的年轻人联欢，有时候还会
骑着自行车去黄海边上。其实我
们能看到的只是大片的一望无
际的滩涂，根本没有看到过海，
但是我们会想象那黄海就朝我
们涌了过来。海边的风特别大，
我们的营房经常会被风灌进来，
发出可怕的呜呜声。

在我进入老兵阶段的时候，
经常性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
里发呆，我在这间小屋子里把一
些杂志给翻烂了，翻烂了以后我
开始学写文章，把自己写的文章

出在黑板报上。当时有位姓刘的排
长，他老是像石光荣一样反背着双
手，盯着黑板看。然后哈哈笑着说，
不错不错，我的虚荣心就有了轻度
的满足。

现在，夏天凌晨的空气中，三
分燥热夹杂着七分清凉，我认为这
是一个适合回忆的好天气。我开始
想象我在部队的点点滴滴，曾经
为了追捕逃犯，去一个港口待了
七天，天天和管教干部在一起盘
查路人。也曾经和战友们一起，去
一个叫五联的地方给老百姓家割
麦子。三年里，执勤不缺勤，出过
几期黑板报，还在演讲比赛中获
过很多次奖。擒敌技术、射击、队
列是强项，军体、武装越野是弱
项。当现在我沉浸在我的回忆里
时，突然发现我的军旅生活如此
苍白，除了按部就班，仍然是按部
就班。直到某一天，上头来了命
令，告诉我们可以退伍了。那时候
我喝醉了酒，把一个几十斤重的沙
包袋在训练室里扔来扔去，我至今
都没有搞清楚，那时候我怎么突然
有了那么大的力气。

那天清晨，是比现在我敲下这
篇文字稍迟一些的凌晨四点，空气
湿润而新鲜，我们上了一辆大客
车。新兵们敲打着锣鼓，甚至脸盆，
为我们送行。我们在临上车前，抱
头大哭，好像生离死别一般。大客
车到了南通港，我们上船了。上船
的时候我们穿着没有警衔和领花
的武警警服，我们的轮船通往上
海。在上海我和陈丰、陈立祥两位
老乡玩了三天。接着，我们坐上了
回诸暨的火车，接着，大片的农田
涌进我的视野，村庄被炊烟笼罩，
群鸟像是村庄发射出来的一群子

弹一样射向天空。我拎着包，以我
二十二岁的年龄在心里无声地说，
丹桂房，我回来了。

那是一个梦一样美好与飞快
的三年，那是一个绿色的让人羡慕
的三年，那是一个尽自己义务的三
年。在清晨即将来临的暗夜里，我
把我所有的关于军旅的记忆都调
动起来，现在，请允许我说说我的
战友们。黄洪宝以前是伙房里的
伙头兵，现在买了一辆汽车跑运
输，据说开车开得比子弹还快。魏
红军以前喜欢养狼狗，最常见的
镜头就是他会牵着狼狗奔跑，好
像是要去破案的样子。现在他开
着一辆工具车，经常性地跑来跑
去接一些小工程。宣绍其以前是
给养员，和拖拉机手一起去县城
金沙镇拉军粮时，车翻进河里，在
腿上砸出了一个小洞。在他行动
不便的好多天里，我乐此不疲地
把他背来背去。现在背不动他了，
他胖得有点儿吓人。他在诸暨城
里开着一家复印店，偶尔会打个
电话来说，你到我店里来坐坐。

一个普通夏天的清晨，就要来
临了。在我沉沉睡下去以前，我把记
忆合拢，像合拢一本书一般。我对我
的那三年时光感激涕零，那三年让
我学会了长大、感恩、尽义务与责
任，让我学会了像风一样的成长。记
得在好多年前的一次聚会上，那帮
五音不全的战友挤在枫桥镇上一家
不成样子的歌厅里抢话筒，从头到
尾都是革命歌曲。

多年以后，当我习惯于每天都
穿着旧军裤在杭州的夜间，沿着运
河疾速行走的时候，我仍然会想起
我的一九八九，那个年岁，我青春
正好……

巧遇彭林老将军

一九八九，一个人生的拐点

◆海上飞花 􀲻海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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